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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李超

从淄博中心城区驱车，绕过众多的山间
小路，曲曲折折，要两个多小时才能到达位于
淄川区东部大山深处的上端士村。这是个以
石头屋而出名的小村子，单调而笨拙的石头，
被村民源源不断从山上开凿、搬运，它们不仅
建造了遮风避雨的房屋，也积淀着村子古朴
厚重的风土人情。

600年前就有石头屋

安静、淳朴是上端士村给记者留下的第
一印象，任何外人的进入都是多余的，走在巷
子中，能明显感觉自己与村子格格不入，仿佛
一不小心就破坏了村子的和谐与宁静。村民
李宗立是土生土长的上端士村村民，今年69

岁，说起村子的历史，他总能娓娓道来。据其
介绍，上端士村始于明朝，距今已经有600多
年的历史。石头房在明朝时期就有，最开始叫
做椴树村，因为村子周边的山上有很多巨大
的椴树，几乎遮住整个村子，后来取谐音叫上
端士村，邻村叫做下端士村。

上端士村位于淄川区太河镇，位于淄水
两畔，与青州、沂源、博山、临朐四区县交界，
淄博市最大的水源保护地——— 太河水库坐落
于境内，太河镇也是淄博自然风光最优美、环
境最好的乡镇之一。

最先，村子里没有姓李的，明朝时候，李
姓兄弟俩从河北枣强县迁徙到上端士村，但
李家前三代都是单传，到了第四代，李家才生
了四个儿子，分出了四支。从此以后，李家才
逐渐兴旺起来，现在村子里只有两家姓韩的，
其余全是李姓人家。

现在村里保存着200多间石头房，有些屋
顶已经坍塌，有些早已经没人居住，只有少数
老人还住在石头房子里。但这些石头屋却矗
立几百年，以前为村民遮风挡雨，现在更像慈
祥的老者，守护着村子的安宁。

上端士村周边都是高山，村子内的巷子
也是曲曲折折，上下起伏，多数石头屋也是依
据地形而建。这种石头房构造简单，四周墙壁
用石头垒起，屋顶用的当地的麦秸，石头之间
只用黏土简单黏合，房屋内墙用黄土涂抹，起
到密封和装饰作用。墙面有半米多厚，冬天可
保温，夏天晒不透。当地村民说，不管是春夏
秋冬，在村子里晚上都要盖被子睡觉，一年四
季平均气温要比城市低5℃左右。

如今淄川东部的很多地方，都建有这种
石头房，这其实与当地的地形地势分不开。上
世纪90年代开始，村里人盖房子才逐渐使用
砖瓦。但村民对老房子依然有浓浓的感情。

李半仙的传说

走在村子的巷里，总能感受村子的静谧
和厚重，石板路被踏磨得光滑锃亮，一级级阶
梯，一块块石板，仿佛是一页页书籍，经历着
村子的风雨，也记载着村子的历史。

李半仙的传说最为当地人津津乐道。李

半仙是一名乡村医生，经常到处给人看病，还
能给人看风水、预测风雨，据传村里的很多果
树都是李半仙培育的。此外，他还能预测当年
什么粮食能丰收，所以可以指导村民进行合
理种植，很受当地人喜欢。

村里的老人说，李半仙确有其人，但是至
于李半仙是不是上端士村人，至今也无法考
证。后来，李半仙被神化，村民说，李半仙娶了
个狐仙，经过修炼后无所不能地给上端士村
做了不少好事，现在村子里的玄武庙据说就
是为了纪念李半仙所建。

李半仙的传说亦真亦假，但是反映了村
民单纯而又虔诚的信仰，以及对神灵的敬畏。

李武举的传说，更是扑朔迷离。相传李武
举是一名举人，中了官，在去河南赴任的路
上，母亲去世，只能返回家守孝，因此官也没
做成，只能返乡。

关于李武举的故事，村里老人说，李武举
曾为百姓办过不少好事，为官时公正清明，断
案如神，只因后来在编著《王定保借当》时，将
其描绘成反面人物，实为剧情的需要。

如今，在村子一棵古槐树旁边，有一座
“武举楼”，高十余米，是一座两层的石楼，现
在楼顶已经坍塌，只保留着四周墙壁，据说
是吕剧经典曲目《王定保借当》中李武举的

居所。
据资料介绍，武举楼是四柱框架式砖木

结构，至今墙壁上的六棱墙砖依然清晰可辨。
没有精美的砖雕和石刻，但门楼尺寸和规格
明显高于村里的其它门楼。

此外，上端士村周围的山上有不少庙宇，
圣人庙、关帝庙等，有的是为祭奠先人，有的是
祭奠大自然，由此可以看出当地人对自然神
灵的敬畏，而也正是这种敬畏，让当地人不去
破坏山上的一草一木，始终与自然和谐相处。

此外上端士村也出了不少名人，李宗棠
是清朝的进士，李子荣和李子华都是著名的
书画家。

石头屋是这个村子的灵魂

上端士村还是有名的长寿村，现在村子
里以老人居多，80岁以上的有20多个，村民喝
的是山泉水，吃的是自己家种的菜，所以很健
康。村民也都继承着健康的作息习惯，早上很
早就起床，晚上娱乐项目少，很早就睡觉，在
农忙时节，村民早早就起床去山上干点农活
再回家吃早饭。

村民之间也保留着单纯的邻里关系，一
家有事情，全村去帮忙，盖房子根本不用花钱
请工人。当地还保留着特有的“送小饭”习俗，
一家有婚嫁的，其他村民都会做些面条或者
水饺送去，以表示庆祝。

李恒花今年88岁，是村里最年长的老人，
别看年纪大，但是现在还能上山干农活，还能
走上3公里去赶集。记者见到李恒花时，她正
在村子的空地上晒太阳，剥杏仁，她说住惯了
石头屋，哪也不去。

听说能上报纸，老人家很兴奋，看到记者
要拍照还特意整理了衣服。之前，中央电视台
到淄川拍摄纪录片，老人家也出镜了，这一下
子成了全村的名人。

“村子最值钱的就是这些老房子，如果没
有这些老房子，村子也就失去了它原有的价
值和灵魂。”村支书李春敬说。

如今村子每年都会吸引众多的学生和艺
术家前往写生绘画，村子已经开始开发搞旅
游。李春敬告诉记者，石头屋就是村子的宝
贝，要开发旅游，必须先保护好古村子，要保
护好这种最古朴的原生态。“必须按规律开
发，上端士村最有价值的就是这种原生态的
东西，开发旅游其实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也是
为了村民过上好日子。”

村子里的一些村民都办起了农家乐，土
特产、采摘、写生，每年都会吸引不少游客，村
民也因此增加了不少收入。

据淄川区旅游局局长唐加福介绍，淄川
区将科学编制城镇规划，让城镇融入大自然,

让古村落得到有效保护，让广大乡亲望得见
山，看得见水，留得下记忆，记得住乡愁。

人总是走得太远而忘了是为啥出发，不
忘初心，方得始终。那些住惯了楼房，习惯行
色匆匆的人们走进村子，徜徉在石板小路，
或许真的能体悟道理，参透人生，找回最初的
自己。

淄博上端士：围山转的“石头村”

【齐鲁古村落寻踪】

信仰里的节日大众讲坛预告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应尊重节日里的信仰传统，凸显中国文化价值观，重建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活传承体系。要想让传统统节日真正落地生
根，应该探索自下而上、上下贯通地建立一种多元化社区组织系统。比如通过家庭、家族、村落、学校、社团、社区、、庙宇、职场、政府、媒体等层
面，优化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状态。这不是要将某些不合时宜的旧节俗硬性植入我们今天的生活，而是要将节日所代表表的传统文化激活，在
整个社会中培育神圣，让我们共同浸润于传统节日的道德温情之中。如果以节日为载体的传统文化真正能够复活，必然然会对中国人的个人
生活、社会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传统节日，承载了中华民族神圣的信仰情怀，代表了中国人精神家园中最温馨的部分分，必将与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

本周六上午9：30，由本报和省图书馆联合举办的大众讲坛邀请到了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士闪为大家做题
为《信仰里的节日》的报告。

讲座时间：2015年1月17日(周六)上午9：30 讲座地点：山东省图书馆一楼报告厅 咨询电话：85590666

长清县城西南20多公里，孝里镇
孝堂山，高出下面的孝里铺村子只有
30多米。据当地人讲，整座山海拔也就
60多米。按说不能算是山，但《左传·襄
公十八年》中有这样的记载：“齐侯登
巫山以望晋师。”孝堂山原名龟山，春
秋时又称巫山。虽不算高，但在古代，
打仗时也许起作用。一是那时候人
少，二是多少有点高度有时就很管
用，那时没有高楼。

但作为山来说，它的确还是太低
了。小山不大，却长满了树，停车场也
不算小，顺着台阶上去，很有些古幽
之情。

孝堂山面临两种文化的交织。一
是孝文化。郭巨是二十四孝之一，与
其他人相比，和现代道德观念相悖最
厉害的，大概就是他了。而同是济南
的闵子骞，他的孝心之举，直到现在
仍可以大张旗鼓地宣传。第二种文
化，就是汉画像石。除墓室之外，还有
立在那里的一座石祠。按理推，应该
是郭氏的。石祠是目前全国年代最古
老的地上建筑。

文物常常和人一样，以唯一见
长。

更可贵的是，石祠中还有三面墙
的汉画像石。石头祠堂，自然是石头
做墙，汉朝刻在上面的图像，即汉画
像。细密，精致，轻度的阴文，历经两
千多年，依然完好如初。古人很了不
起，他们知道，最坚硬的事物如何承
载最柔软的艺术。然后，使之长久。

这两种文化始终伴随着孝堂山，
一下子就是很多年。

在石祠堂的后面，是一个大冢，
好几十米长宽，大致呈椭圆形，封土
有两三米之高。大墓的正前方刻着隶
书“汉石室”，“石”字中间的空当留得
很大，古意和象形之意就有所凸显。
不解的是，三个字，从东到西，依次降
低，并不全在一个水平线上。据说这
是康生的字，当时就没留名字。也幸
亏他没留，很多人就不知道是他，要
是知道了，还不一定会怎样。

石祠的西边墙壁上，有一面墙的
隶书，是刻于北齐武平元年(公元570

年)的《东王感孝颂》。字体古朴苍劲，
洋洋洒洒。自从这里封起来不让捶拓
后，原来的拓片价值倍增，一两万都
很难购得。

孝堂山到底应该定位于汉画像
还是孝文化，需要当地的管理者做出
定夺，有所保留，也有所舍弃。

曾经存在的几个疑点，近年来也
渐渐变得突出。一是郭巨本是河南林
县人，红旗渠的故乡，他的墓地怎么
会隔着好几百公里出现在长清。从历
史记载来看，郭巨和长清、济南没有
任何关系。那么，这个郭氏墓和祠堂，
是不是属于另外一个姓郭的人，碰巧
也是一个孝子。二是从目前石祠中的
汉画像来看，也没有丁点儿迹象和孝
道有关，似乎也很让人费解。三是曾
有人大胆提出，墓的主人很可能就是
曾为济北王的刘寿，或者是其他地方
贵族。

如若这些设想得到证实，墓地和
祠堂主人不是郭巨，说不定这里的知
名度会变得更高，不至于总是面临眼
下所遭遇的尴尬。

孝文化不是不能提倡，但不能有
“埋儿”的愚昧和残酷。想想还是鲁迅
伟大而敏锐，一下子就看到该事物的
内里。

此行印象最深的，还是守护孝堂
山的朋友热情地给我们泡了茶。茶杯
很小，茶壶年月久远，褶皱处粘着缕
缕黑色的尘泥，喝下去，是浓重的久
违多年的花茶。天很热，那却仍然是
很好的饮品。

下得山去，我回头望了一眼，在
树林的掩映中，已经看不到山上的建
筑。记得曾见过一张老照片，山坡光
秃秃的，离得很远就能看到那一小片
古色古香的建筑，立在那里，类似庙
宇与祠堂。

在春秋战国，能登高看见晋国的
军队，大概那座小山的周围，都还是
老照片上的那么个样子。

【行走齐鲁】

孝堂山上
汉画像
□林之云

简单的农家小木门。

村中保存较好的石头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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